《德育課本》三集第一册

悌篇
一、【周公祝代】
周公兄病。為告三王。願以身代。祝册深藏。
【原文】
周公姬旦、武王之弟。武王克商二年。有疾弗豫。周公為壇。植璧秉珪。告太王王季文王。願以身代。武王疾旋瘳。其祝册納於金縢。後遭流言。居東。成王感風雷之變。與大夫冠弁朝服。啟金縢。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書。成王執書以泣。遂親迎周公而歸。

李文耕曰。周公之孝弟。其大處在相成王制禮作樂。使文武之志事。到幾微無遺憾處。然卽其告三王。身代兄死。至誠激發。足以感泣風雷。則周官周禮。豈非字字從血性中流出乎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周朝時候。有箇周公。姓姬名旦。就是武王的弟弟。武王在打平商朝天下的第二年。忽然生了病。古時候的人。看了玉是很貴重的。又對皇上或天地祖宗面前。有稟告的事情。一定是執了珪的。於是周公就到太廟裏設起祭壇。在神位前供了玉。手裏執了珪。去稟告他的曾祖父太王。祖父王季。父親文王。情願把自己的身子去代哥哥。果然後來武王的病就好了。周公這篇祝文。就藏在一箇用金鎖鎖着的櫃子裏。後來武王死了。兒子成王卽了位。有人在成王那兒説周公的壞話。於是周公就離開了京城。住到東都洛邑去了。正在秋天收穫的時候。天上忽然有了大風大雷的變化。成王也有點感觸了。因此就同了大夫們着了禮服禮帽。把那箇金鎖鎖着的櫃子打開來。纔看到了從前周公情願把自己身子代武王的那篇祝文。成王心中大大的覺悟了。拿了祝文。流着眼淚。於是親自去把周公迎接回來。

二、【伋壽爭死】

伋壽二子。異母弟兄。先後爭死。至性至情。
【原文】
周衛公子伋。宣公之嫡子也。後宣公奪伋之妻。是為宣姜。生壽與朔。朔與宣姜愬伋於宣公。公令伋之齊。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。壽知之。以告伋。伋曰。君命也。不可以逃。壽竊其節而先往。賊殺之。伋至。曰、君命殺我。壽有何罪。賊又殺之。國人傷之。賦二子乘舟之詩。

李文耕謂人道至宣公絶矣。乃伋壽弟兄。於君父之命。挽之不能。逃之不忍。一則先兄以死。而冀兄之萬一不死。一則繼弟而死。而不忍弟之獨為己死。至性至情。一往不回。千載下猶足令人隕涕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周朝衛國的公子名伋。是宣公正妻生的長子。後來宣公看了公子伋的聘妻相貌很好。就奪了來做自己的妻子。這就叫宣姜了。宣姜生了兩箇兒子。大的名叫壽。小的名叫朔。他們兩兄弟雖是一母所生的。可是品行卻大大的不相同了。朔同了母親宣姜。在宣公面前説伋的不好。宣公就叫伋到齊國去。又預先差了箇刺客。在半路上險要的地方等着。等到伋來的時候。就把伋殺死。壽得知了這回事。就去對伋説了。伋説。這是君上的命令。那裏可以為了性命就逃掉呢。壽見他的哥哥不肯逃命。就把伋到齊國去做憑信的符節。暗暗地把他拿了來跑了。那末刺客。看見了符節。以為就是伋了。於是把壽殺了。伋不見了符節。也就趕了上來。看見壽死了。就説。君王叫你來殺我的。壽有什麽罪。你把他殺了呢。那末刺客。纔曉得他是真的伋了。因此又把他殺死。衛國的人。都替他們悲傷。就做了二子乘舟的詩。去哀悼他們兄弟兩箇人。 

三、【伯魚十往】

漢第五倫。友愛無兩。兄子病時。一夜十往。

【原文】
漢第五倫、字伯魚。峭直無私。自郡守以清節著。擢為司空。或問倫曰。公亦有私乎。對曰。昔有人與吾千里馬者。吾雖不受。每三公有所選舉。心不能忘。而亦終不用也。吾兄子嘗病。一夜十往。退而安寢。吾子有疾。雖不省視。而竟夕不眠。若是者。豈可謂無私乎。

李文耕曰。按第五公之私。是何等省察法。而又訟言之。不稍匿諱。是何等克治法。世之待弟兄子姪者。苟以第五公為比。有一時一處非私者耶。人能如第五公之自省自責。何患不到聖賢地位。 

【白話解釋】

漢朝有箇雙姓第五名倫的。表字伯魚。他的為人正直無私。做太守的時候。就清正廉潔出了名。後來做到了司空官。有人問他説。先生這樣的正直無私。有時候也有私心的事麽。伯魚回答道。那裏敢説沒有呢。從前有一箇人。送了一匹千里馬給我。我雖然謝卻了不受。但是每每朝廷裏的三公有選舉的時候。我的心裏總不能忘懷這箇人。不過終於不用他吧了。有一次、 我哥哥的兒子有了病。我在一箇晚上。去看望他有十次。回到寢室裏的時候。就很安然地睡着了。我的兒子有了病。我雖然不去看他。可是鎮箇夜裏。終是睡不着。照這樣看起來。我怎麽可以説是沒有私的呢。
四、【鄭均悟兄】

鄭均為傭。愛兄眞切。兄感其言。遂為廉潔。

【原文】
漢鄭均兄為縣吏。頗受禮遺。均數諫不聽。乃脱身為傭。歲餘、得錢帛。歸以與兄曰。物盡可復得。為吏坐贓。終身捐棄。兄感其言。遂為廉潔。均好義篤實。養寡嫂孤兒。恩禮備至。再遷尚書。數納忠言。肅宗敬重之。東巡過均舍。賜尚書祿終其身。人號為白衣尚書。

李文耕謂凡化骨肉。雖曰至誠。豈不貴有術哉。鄭均之諫兄。善矣。要其得力處。卻在脱身為傭。得值與兄。以身作則。所以感悟者至切也。以身教者從。以言教者訟。若鄭均之於兄。其術善。其心苦矣。 

【白話解釋】

漢朝時候。鄭均的哥哥在縣衙門裏當了小官。常常收受了人家送來的禮物。鄭均去勸了哥哥好幾次。可是他的哥哥老是不肯聽。鄭均就出去到別人家去做工。過了一年多些的時候。纔回來了。把做工得來的金錢布帛都給了哥哥。並且説。物品完了的時候。是可以再用勞力去換來的。若是做官犯了受賄的罪。那是一生的名譽都完了。他的哥哥聽了這話。纔感悟了。就很廉潔了。鄭均平生為人。很有義氣。又很信實。養他的寡居嫂嫂和姪兒。又有恩。又有禮。後來他做了尚書官。時常把忠直的話去諫皇上。那時候的肅宗皇帝很敬重他。在皇帝東巡的時候。就到了鄭均的家裏。賜他終身喫着尚書的俸祿。人家都叫他白衣尚書。

五、【薛包析産】
薛包親沒。姪欲分居。推美取惡。不受名譽。

【原文】
漢薛包至孝。父娶後妻而憎包。屢逐之。廬於里門。晨昏不廢。親沒。弟子求分異。包不能止。乃分其財。奴婢引其老者。曰、與我共事久。若不能使也。田廬取其荒頓者。曰、吾少時所理。意所戀也。器物取其朽敗者。曰、我素所服食。身口所安也。弟子數敗其産。輒復賑給。

李文耕曰。包於財産。讓美取惡。視世之重財産。輕骨肉者。何啻霄壤。要其所難得者。尤在兩被父逐。戀戀不去。卒以積誠感格父母。此種至性人。心目中豈復知有財産乎。惟孝友于兄弟。其包之謂歟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漢朝有箇姓薛名包的人。生性非常孝順。他的母親死了。父親娶了後妻。對薛包的感情很不好。屢次把他趕出家門去。薛包就在附近的地方住下。他在早上晚上的時候。仍舊到爹娘的面前來請安的。後來父親和母親都死了。他的弟弟和姪兒們都要求分家。薛包勸不住他們。於是把家裏的財産都分開了。他就把老的用人分給自己。他説。這班年老的人。和我一同做事。已有許多年代。你們恐怕使喚不便的。又把荒蕪的田地。破舊的房屋。分給了自己。他説。這些都是我幼小時候所治理過的。在我的心裏。是有一種特別感情的。又把破舊的日用器具。分給了自己。他説。這都是我從前用慣了的。喫慣了的。這些給了我。那末我的身體口嘴。是很安然的了。他把新的好的都分給了弟弟姪兒。後來弟姪們把家產化完了。薛包又時常去救濟他們。

六、【鄧攸棄子】

鄧攸避亂。保其姪兒。寧棄己子。人皆哀之。

【原文】
晉鄧攸、字伯道。石勒兵起。攸挈家而逃。賊掠其牛馬。步走。擔其兒及姪綏。度不能兩全。乃謂妻曰。吾弟早亡。惟有一息。理不可絶。應自棄我兒。幸而得存。我後當有子。妻泣而從之。乃繫其子於樹而去。卒不育。時人義而哀之。其姪綏、服攸喪三年。奉祀如所生。

李文耕曰。按鄧僕射事、與魯義姑同。皆於流離顛沛中。不失其本心者。雖卒以無子。為氣數之偶差。然人人義而哀之。固百世不沒矣。況其弟子綏之感義服喪。俎豆不祧者乎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晉朝有箇鄧攸。表字叫伯道。這時候、胡人石勒帶了兵來攻打中國。鄧攸就帶了家小逃難。路上遇見了强盜。把他們駕車的牛馬都搶了去。他們只好步行了。一邊肩着兒子。一邊肩着姪兒名叫鄧綏的。鄧攸心裏想。這兩箇小孩子帶着。怎麽可以逃難。看來只能保全一箇了。於是就對妻子説。我的弟弟死得很早。只留存了這點骨肉。照理不可以給他斷絶的。應該把我自己的兒子丟棄了。假使徼幸我們兩人能夠保全了性命。那末我將來應當仍舊有兒子的。他的妻子聽了。沒有法子。也就流着眼淚。依了丈夫的話。把自己的兒子綁在樹上。鄧攸兩夫婦帶着姪兒去了。可是後來。鄧攸終究沒有兒子。當時的人。很佩服他的義氣。又很可憐他沒有兒子。後來鄧攸死了。他的姪兒鄧綏。替伯父服了三年喪。並且對於一切祭祀。都像自己父親的一樣看待。
七、【顔含侍疾】
顔含兄疾。侍養誠虔。足不出户。一十三年。

【原文】
晉顔含、字宏都。兄畿得疾。死復活。累月猶不能語。含絶棄人事。躬親侍養。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。次嫂樊氏。因疾失明。醫方須蚦蛇膽。徧求不獲。含憂歎累日。嘗晝獨坐。忽有青衣童子。持一青囊授含。開視。乃蛇膽也。童子出户。化青鳥飛去。嫂病得愈。含後拜侍中。

顔畿棺開復活。氣息甚微。將護累月。猶不能語。飲食所須。托之於夢。闔家營視。頓廢生業。雖母妻不能無倦。獨含乃侍養不離。十三年之久。事父母無以過矣。宜其累葉後。有杲卿真卿之勁節精忠也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晉朝時候。有箇姓顔名含的人。表字宏都。他的哥哥就叫顔畿。生了病。已經死去了。忽然又活轉來。有好幾箇月不能説話。顔含就屏絶了一切人事。親自侍養着哥哥。連門外也不走出去。這樣的足足有十三年。他的第二箇嫂嫂樊氏。生了病。眼睛瞎了。請了醫生來給他開了一張方。要蚦蛇的膽來做藥。尋來尋去。總是尋不到蚦蛇的膽。顔含的心裏非常憂悶。這樣憂悶了好許多日子。在有一天白天裏。他獨自一箇人坐着。忽然有一箇穿青衣的童子。把一隻青袋給了他。他把青袋打開來一看。原來正是訪求不着的蚦蛇膽了。那箇青衣童子走出門口。就變化了一隻青鳥飛去了。他嫂嫂的眼睛纔得亮了。顔含後來做了侍中的官。

八、【彥霄析箸】

彥霄析箸。兄産蕩然。置酒焚券。迎兄歸焉。

【原文】
晉趙彥霄與兄彥雲。親喪。同爨十二年。彥雲浪遊廢業。彥霄諫不聽。遂求分析。越五年。兄産蕩然。逋負盈門。漸欲逃亡。彥霄因置酒迎兄嫂飲。告曰。弟初無分爨意。以兄不節用。敬為守先業之半。今請歸。仍主家政。卽取分券、火之。出所蓄。償諸負。兄慚。遂改過焉。

彥霄諫兄不聽。遂求分析。迨兄蕩産。迎歸主家。如此苦心。兄能不改過乎。史玉涵曰。此等處全要純是一片惻怛至誠。纔得泯然無迹。兩兩相忘。若有纖毫介介。便觸人心目。兄嫂受之。亦決不能安矣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晉朝有箇趙彥霄。他的哥哥叫趙彥雲。父母死了以後。兩兄弟同鑊喫飯的有十二年。後來趙彥雲喜歡遊蕩。廢棄了正當的職業。趙彥霄去勸他。可是他哥哥總是不肯聽。於是趙彥霄就向哥哥要求分家。兩兄弟分了家以後。過了五年。他哥哥的家產都用光了。欠債很多。來向他討債的人。差不多把門檻也踏斷了。他哥哥因為沒有法子歸還債務。就想逃走了事。趙彥霄就辦了酒。迎接了哥哥和嫂嫂過來喫着酒。對他們説。我起初並沒有要分家的心思。不過因為哥哥的用度。太不節省了。所以要求分家。就是給先人遺下來的産業、保存了一半的意思呵。現在就把我所保存的歸還了。仍舊請哥哥和嫂嫂。主持家裏内外的事務。説完話。就把分書拿出來。用火燒掉了。又拿出了積蓄下的錢。給哥哥償還債務。趙彥雲看了他弟弟這樣的行為。不知不覺也慙愧起來了。因此改了過。不再像以前的放蕩了。

 九、【蔡廓奉兄】
蔡廓事兄。咨而後行。起造二宅。東宅先成。

【原文】
南宋蔡廓。濟陽考城人。言行以禮。母喪三年。不櫛不沐。奉其兄軌如父。家事大小。皆咨而後行。公祿賞賜。一皆入於軌。罷豫章郡還。起二宅。先成東宅。與兄軌居之。後廓卒。軌致仕歸。送錢五十萬。以補宅值。廓之少子興宗甫十歲。亦能體父意。白其母卻之。
諺云。長兄如父。然能事兄如事父。家事大小。悉咨而後行。公祿賞賜。盡入於兄。殊不多覯。至起二宅。先成東宅以居兄。是愛敬之心。無處不然也。德教所及。少子年雖十齡。亦能以悌繼悌矣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南宋朝時候的蔡廓。是濟陽考城地方的人。他的説話和行為。處處都用禮法。他的母親死了。他守了三年的喪。不梳頭。不沐髮。蔡廓事奉他的哥哥叫蔡軌的。像待父親一樣的恭謹。家裏一切的事。不論大小。一定要告訴了哥哥以後。纔敢做。做官得來的俸祿。和皇上賞賜他的。都交給哥哥。從來沒有自己私下藏着一些兒的。後來蔡廓做了豫章的太守回來。就造下兩座房子。把東邊的一座房子先造好了。給哥哥蔡軌居住。後來蔡廓死了。蔡軌也告老回來。送給他的姪兒五十萬的錢。算是房子的價值。這時候、蔡廓的小兒子名叫蔡興宗。年紀纔十歲。也能繼續他父親的志向。對母親説了以後。就把五十萬的錢。如數還了他伯父。

十、【崔挺世悌】
崔挺愛弟。讓宅推田。全家行悌。啓後承先。

【原文】
北魏崔挺三世同居。歲饑。始析。與弟振推讓田宅。僅守墓田。挺有六子。共敦悌道。長孝芬。諸弟孝暐等奉如父。諸婦亦相親愛。有無共之。孝演孝政先卒。孝芬與弟慟哭。絶肉蔬食。初、振亡。孝芬等奉叔母。若所生。家事悉咨決。財物尺寸皆歸庫。四時分賚。叔母主之。
崔氏全家。皆敦悌道。挺愛其弟。讓宅推田。其諸子效之。則敬事叔母如母。芬喪其弟。慟哭蔬食。諸弟化之。則奉事長兄如父。夫行婦效。兄友弟恭。孝芬有子八人。半皆顯貴。蓋一門和氣所醞釀耳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北魏時候。崔挺的家裏。本來是三代同住的。有一年。年成很荒。纔分了家產。崔挺和弟弟叫崔振的。把良好的田和房屋。都推讓不要。兩兄弟只守着祖宗墳墓前面的幾畝田。一同耕着。崔挺有六箇兒子。兒子們也大家都很友愛。大兒子叫崔孝芬。他的弟弟崔孝暐等。看待孝芬像父親一樣的尊敬。一班媳婦也都相親相愛。你有的給我。我有的給你。一些兒也不存私見。崔孝演崔孝政先死了。崔孝芬和他的弟弟們哭得非常悲傷。並且斷絶了肉食。喫着素菜。在以前的時候。他們的叔父崔振死了。崔孝芬等一班兄弟。奉養叔母。像奉養母親一箇樣子的尊敬。家裏的事務。都要稟告過叔母。纔可以決定。一切財物。就是連很瑣小的東西。也一定歸到庫房裏去。到了四季分賞的時候。就請叔母作主分派着。
十一、【楊播廳堂】

楊播昆季。寢息廳堂。終日相對。不入内房。

【原文】
北魏楊播、字元休。弟椿津並敦義讓。昆季相事如父子。播性剛毅。椿津恭謙。兄弟聚於堂。終日相對。未嘗入内。有一美味。不集不食。廳堂閒往往帷幔隔障。為寢息之所。時就休偃。還共談笑。一家之内。男女百口。緦服同爨。庭無閒言。兄弟三人。為官皆以忠謹稱。

昆季終日相對不入内。甚且以廳堂為寢息之所。不啻姜被同溫矣。李文耕謂兄弟以天合。如播與椿津。形影不離。坐立不苟。每食必集。見物必思。真時時見其天矣。世之人乃獨以人汩其天。何哉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北魏時候。有箇姓楊名播的人。表字元休。他有兩箇弟弟。一箇名叫楊椿。一個名叫楊津。他們兄弟三箇人。都很有義氣。很肯謙讓。兄弟們大家看待着。好像父子一樣。楊播的性子很剛正。他兩箇弟弟的性子。很恭謹謙虛。兄弟三箇人。鎮天的在廳堂上。一塊兒住着。很少回到内内房裏去的。好喫的東西。兄弟三箇人。有一箇不到。就不喫的。廳堂上挂着門幕和帳子。兄弟們就在那兒做睡卧的地方。時時在那兒休息着。或者大家談談笑笑。楊家一家裏。男男女女一共有一百多箇人。五服以内内的。大家還同鑊喫飯。家庭裏沒有一絲兒的口角的。他們兄弟三箇人。做了官都有忠直謹慎的名聲。

十二、【楊津敬長】

楊津老年。猶盡弟職。假寢閣前。物不先食。

【原文】
北魏楊津。年過六十。與兄椿並登台鼎。津猶旦暮參問。子姪羅列階下。椿不命坐。津不敢坐。椿出未歸。津不先食。食則親授匙箸。味皆先嘗。椿命食始食。椿或他處醉歸。津扶持還室。仍假寢閣前。承候安否。初、津為州守。椿在京。每四時佳味。輒遣使寄。未寄不先食。

觀於楊津之敬兄。恭至極點。無以復加。上下數千年閒悌弟。當推楊津為第一。四時果物之微。必先寄後食。非但不寄則不食。且未寄尚不食焉。而椿亦每得所寄。輒對之泣下。宜兄宜弟。其斯之謂歟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北魏的楊津。年紀已經過了六十歲的時候。和他的哥哥叫楊椿的。一同做了三公的大官。可是楊津在每天的早上晚上。還到哥哥的那兒去問安。階下立滿了兒子和姪兒。哥哥不叫他坐。楊津就不敢坐。有時候、楊椿到外邊去了。還沒有回家來。楊津就不敢先喫飯。在喫飯的時候。親自拿了調羹筷子送給哥哥。菜蔬先自己嚐了。然後再端上去。等到哥哥叫他喫。他纔敢喫。有時候楊椿從外面回來。酒喫醉了。楊津就扶持哥哥到了寢室裏。自己就在閣子裏打着盹。因為這樣可以曉得哥哥酒醉之後。究竟是安適不安適的。當初時候。楊津在外邊做太守。楊椿在京城裏做官。每逢四時有好喫的東西。楊津一定差了人去送給哥哥。沒有寄給哥哥以前。他總不肯先喫的。

十三、【蘇瓊釋爭】

蘇瓊聽訟。激發天良。普明兄弟。和好如常。

【原文】
北齊蘇瓊累官清和太守。郡多盜賊。及瓊至。姦盜止息。民有乙普明兄弟爭田。積年不斷。各相援據。乃至百人。瓊召諭之曰。天下難得者兄弟。易求者田地。假令得田地。失兄弟。心如何。因而下淚。諸證人莫不洒泣。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。分異十年。遂還同住。

李文耕謂普明兄弟。汩其天性久矣。蘇瓊提出良心真處。懇款悟之。而普明兄弟一朝頓悔。正孟子所謂紾兄之臂。教之以孝弟者。而天性之良之不能終絶。於此可見矣。立教者亦急正其本可耳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北齊時候。蘇瓊陞官到清河去做太守。那箇地方的盜賊很多。等到蘇瓊上任了以後。盜賊和一班作姦犯科的人。便漸漸的沒有了。清河地方上百姓。有箇人叫乙普明的。和他的弟弟為了爭奪田産。打起官司來。有好幾年了。這樁訟事還沒有判決。他們各各援引做見証人的。一共有一百箇人。蘇瓊就把乙普明兄弟兩箇人和一班証人。都叫了來。對他們説。天下所最難得的是兄弟。最容易求到的是田地。假使得到了田地。失去了兄弟。你們想心裏覺得怎麽樣呢。説完話。眼淚就吊了下來。一班証人也都感動了。大家流着眼淚。乙普明兄弟兩箇。叩了頭。請求到外面去和解了。於是分開了十年的兄弟。仍舊一同住着了。

十四、【元規避水】

元規避水。引妹與姪。子女三人。不遑保恤。

【原文】
陳王元規年十二。土豪劉填資財巨萬。以女妻之。母以幼弱。欲結强援。元規曰。因不失親。古人所重。豈可婚非類。母感而止。時有暴水流漂居宅。元規惟一小船。倉卒引母妹並孤姪入船。自執檝棹而去。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。及水退獲全。人皆稱其至行。
許止淨曰。婚姻之道。所貴擇賢尚德。而世之尚財帛。求攀援者比比。然而强宗之女。性多驕恣。甚至陵辱其夫。及其舅姑。此時悔之晚矣。董叔繫援。可為殷鑒。元規幼年能見及此。可謂大雅不羣矣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陳朝時候。有箇姓王名元規的人。當他十二歲的時候。那地方有箇土豪。名叫劉填。家裏很有錢。要把女兒許給他做妻子。王元規的母親。因為兒子的年紀很小。就想扳份有勢力的親戚。大家幫助着。預備答應劉家的親事了。王元規説。從前聖人説過。可以親近的人。纔可以去依靠他。可見這是古人非常重視的。那裏可以對性格不合的人家、去結了婚呢。他的母親覺得兒子的話。説得有理。就把劉家的婚事回絶了。有一回。那箇地方驟然地漲了水。把房屋也漂流了去。死的人也就不可計數了。這時候、王元規只有一隻小小的船。他很匆忙地領了母親同妹妹、和一箇沒有了父母的姪兒。上了小船。划了去。把自己的三箇兒女。放在大樹的上面。等到水退了。三箇小孩子。仍然好好地在着樹梢裏。人家都説他有這樣的品行。所以得到了上天的保佑。
十五、【君良出妻】

劉君良氏。四世同居。其妻離閒。痛恨驅除。

【原文】
隋劉君良四世同居。斗粟尺帛無所私。大業末。荒饉。妻勸其異居。因易置庭樹鳥雛。令鬥且鳴。家人怪之。妻曰。天下亂。禽鳥不相容。況人耶。君良卽與兄別處。月餘。密知其計。因斥去妻。曰、爾破吾家。召兄弟。流涕以告。更復同居。都人共依之。衆築為堡。因號義成堡。

考何椒邱為太守。有兄弟因析居相訟。何公察之為内内讒。以詩判云。只因花底鶯聲巧。致使天邊雁影分。泣隨筆下。兄弟俱悟。乃不謂竟有令鳥鬥以求分者。是巧之又巧矣。宜君良之幾墮其計中也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隋朝劉君良的家裏。是四代同住的。就是一斗粟、一尺布、也都歸公。沒有私下藏着了的。在大業末年的時候。年成很荒。劉君良的妻子。勸丈夫把家產分了。就暗地裏把庭前兩株樹上鳥窠裏的小鳥。互相掉換了一下。母鳥回到窠裏。認得不是自己的雛兒了。因此兩邊的鳥鬬着叫着。家裏的人見了鳥這樣又鬬又叫。覺得是很奇怪的。劉君良的妻子就説。天下亂了。就是禽鳥也不能相容了。何況我們的人呢。於是劉君良聽了妻子的話。就和哥哥分了家產。過了一箇多月。劉君良曉得一切都是妻子的反閒計。就把妻子趕出去。説、你破了我的家。一方面又去叫了兄弟來。哭着對他們説明一切。於是仍舊一同居住。縣裏的人都到他那兒去住。大家築了一箇小的城堡。就叫做義成堡。
十六、【嗣立自捶】
嗣立兄笞。求代以己。其母不從。遣奴自捶。

【原文】
唐韋嗣立、字延構。與其兄承慶異母。性友悌。母每笞承慶。嗣立輒解衣求代。母不聽。卽遣奴自捶。母為感悟。人比之為晉時王覽焉。及嗣立為萊蕪令。太后召見曰。卿父常言有兩兒堪事陛下。卿兄弟在官。誠如卿父言。朕以卿代兄。更不用他人。卽日拜鳳閣舍人。

李文耕謂韋母之虐前子。以非己所生耳。然母子之天固在也。延構認真同氣之愛。懇切纏綿。母之介介者。遂無所用。延構之感其母。謂動之以天可也。要之骨肉之閒。除自責外。亦更無別法矣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唐朝的時候有箇韋嗣立。表字延構。和他的哥哥叫韋承慶的。是兩箇母親生的。韋嗣立生性友愛。當他母親打韋承慶的時候。韋嗣立老是解開了衣服。代着哥哥叫母親打。母親不去理他。他就叫了底下人來打着自己。他的母親見了兒子年紀雖小。竟有這樣的友愛。也就覺悟了。當時的人。説他和晉朝時候的王覽一樣的友愛。後來韋嗣立在萊蕪地方做縣官。太后把他叫到朝裏。對韋嗣立説。你的父親常常説着。有兩箇兒子可以服事皇上。現在你們兩兄弟做了官。品行很好。果然你父親所説的話是不錯的。現在我就叫你代了你哥哥的官職。不再用別人了。於是馬上叫他做了鳳閣舍人的官。
十七、【崔沔慈愛】

崔沔母卒。敬姊愛兄。倍慈其姪。厚待諸甥。

【原文】
唐崔沔有至性。母失明。不脱衣而侍者三十年。當美景良辰。必扶持宴笑。令母忘其苦。母卒。愛兄姊幾於母。慈甥姪甚於子。所得俸。悉以分惠。曰、風木旣悲。無由展我孝思。計親所垂念者。惟此四五人。吾厚待之。庶九泉稍慰也。後官至中書侍郎。子祐甫。復為賢相。
李文耕謂事親之道。不在志上體貼。便都成皮膚事。蓋老年人有多少説不出苦惱。有多少説不盡心事。為子者不能體其志之所欲然。而會其情之所必至。使之愉怡和平。忘苦釋慮。何貴乎有子哉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唐朝崔沔。生性非常孝友。他的母親瞎了眼睛。崔沔就不脱衣服地侍奉着、有三十年。每逢天氣清明的時候。他就扶持了母親。喫着酒。大家談談笑笑地。叫母親忘記了他的痛苦。後來他的母親死了。他看待哥哥姊姊像母親一樣。對外甥和姪兒。比較對自己的兒子。還要加倍的愛護。他所得來的俸祿。就都分給他們了。他説。父親母親旣然死了。沒有地方可以盡我的一點心。計算起來。父母所記挂着的人。就是這四五箇人了。我待他們好。那末似乎可以稍慰我父母在泉下的心呵。後來崔沔官做到中書侍郎。他的兒子叫崔祐甫。也做了一箇很有名的宰相。

十八、【德秀乳孤】
德秀嫂亡。遺孤朞月。抱乳湩生。能食湩竭。

【原文】
唐元德秀、字紫芝。少孤。事母孝。母亡廬墓。兄嫂亡。遺孤朞月。德秀晝夜哀號。抱其子。而以己乳含之。涉旬日。乳湩流。至其子能自食時。乳湩乃止。天寶中、任魯山令。天下重其行。稱曰元魯山。房琯每見德秀。歎曰。見紫芝眉宇。使人名利之心都盡。卒諡文行先生。

李文耕曰。哀遺孤而遂有乳。至誠之所感。殊不可以常情測。許止淨謂德秀刺血寫經以盡孝。為貧而仕以成慈。至見其眉宇。能使人名利心都盡。可見粹面盎背氣象。宜天下高其行而不名也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唐朝的元德秀。表字紫芝。幼小就沒有了父親。服事母親。非常孝順。母親死了。他就在墳旁邊搭起茅房子住着。後來他的哥哥和嫂嫂都死了。遺下了一箇姪兒。纔是周歲的孩子。元德秀沒有法子想了。日夜很悲哀地哭着。抱了姪兒。把自己的乳頭給他含着。過了差不多十天的時候。他的乳頭裏竟流出了乳汁來。等到姪兒自己能夠喫飯的時候。他的乳汁纔沒有了。天寶年閒。在魯山地方做了縣官。天下的人敬重他的品行。都叫他元魯山。那時候的宰相房琯見了元德秀。就歎着説。一看見紫芝的眉宇。使人爭名奪利的心都沒有了。元德秀死了以後。他的謚法。就叫做文行先生。

十九、【杜衍避劍】

杜衍少時。兄劍砍之。旣封公爵。恩禮無虧。 

【原文】
宋杜衍、字世昌。母改適錢氏。年十五。二兄遇之無狀。至引劍砍之。傷腦。出血數升。其姑匿之。僅得免。乃詣其母。繼父不容。往來孟洛閒。富民相里氏奇之。妻以女。由是資用稍給。舉進士。乃封祁國公。長兄猶存。待遇甚有恩禮。二兄及錢氏子孫。受其蔭補者數人。

李文耕曰。祁公遭歷艱危。天玉成之。而將降以大任者也。然亦殆極矣。非祁公其孰承之。世人小有忤。輒藏怒宿怨。思藉手一快意。以此遇恒人且不可。況骨肉乎。然君子固有以知其所成就樹立矣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宋朝杜衍。表字世昌。他的母親改嫁到錢家去了。當他十五歲的時候。他的兩箇哥哥待他沒有人道。有一次、用劍把他砍了一下。傷了腦子。流出了好幾升的血。他的祖母給他躱了起來。纔得免了。於是杜衍就到了母親的那兒去。但是他的繼父不肯收容他。只得在孟洛等地方漂流着。沒有歸宿。這時候、有箇富人相里氏。看中了他。就把女兒嫁給他做妻子。從此以後。用度纔得寬裕了。後來中了進士。等到杜衍封了祁國公的時候。他的長兄還活着。他待長兄很有禮貌。後來他的兩箇哥哥以及錢家的子孫。靠着他做官的人有好幾箇。

二十、【九思留弟】
九思留弟。不與鄉人。命妻易乳。攸敘彝倫。

【原文】
宋陸九思、字子疆。舉進士。其幼弟九淵之始生也。鄉人有求抱養為子者。父母以子多。欲許之。子疆力以為不可。是年。子疆適生子渙之。乃謂其妻曰。我子付田婦乳之。爾可乳小叔。其妻忻然從之。九淵旣長。事兄嫂如事父母。及守荆門。嘗往迎之以侍奉焉。

曹桂妻杜氏。以己女託乳於族母。九思則以己子寄乳於田婦。且杜氏不哺其夫弟。則曹祀絶。而九思則其弟甚多。鄉人求之。父母欲許之矣。乃竟命其妻易乳以留之。宜九淵之事兄嫂如父母焉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宋朝時候。有箇陸九思。表字子疆。中了進士。當他最小的弟弟陸九淵初生下來的時候。鄉里的人。有要想領他去做螟蛉子的。他的父親和母親。因為自己的兒子太多了。就要答應他們。陸子疆竭力以為是不可以的。纔把父親母親的念頭打消了。在陸九淵生的那一年。剛巧陸子疆也生了一箇兒子。名叫陸渙之。於是陸子疆就對妻子説。我們的兒子。可把他寄到種田人家去。你可自己給小叔喫着奶。他的妻子也就很歡喜的答應了。陸九淵長大了。服事哥哥嫂嫂。像服事父親母親一樣的尊敬。後來在荆門地方做官。把哥哥嫂嫂都迎接了去。幷且侍奉他們。

二十一、【德珪代斃】

德珪代死。夜半潛逃。弟為歸葬。廬墓悲號。
【原文】
宋鄭德珪、與弟德璋。友愛性成。德璋為仇家陷以死罪。會逮揚州。德珪哀弟被誣。佯謂曰。我往則姦狀白。卽治行。德璋追之。道中相持頓足。爭就死。德珪夜半逸去。德璋復追至廣陵。則德珪已斃於獄。德璋慟絶數四。負骨歸葬。廬墓。每一悲號。烏鳥皆翔集不食。

廬父母墓者宜矣。廬兄墓者似乎過情。廬墓而禽鳥獻瑞者多矣。廬墓而烏鳥聞其悲號。皆翔集不食。千古一人而已。然德珪乃代德璋之死者也。是德璋廬其墓。不為過矣。德珪至性。德璋亦至情也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宋朝的時候。鄭德珪和他的弟弟鄭德璋。非常友愛。有一次、有箇仇人把一件犯死罪的事、去誣害鄭德璋。官廳裏就要把鄭德璋捉到揚州去。鄭德珪很可憐他的弟弟受了人家的陷害。就假對弟弟説。還不如我代了你去吧。我去了以後。這件冤枉的事、就可以明白了的。於是鄭德珪就馬上去了。鄭德璋那裏肯叫哥哥代罪呢。就追了上去。在半路追着了。兄弟兩箇人抱住了頓着足。大家爭着去死。在半夜裏的時候。鄭德珪就去了。鄭德璋醒來不見了哥哥。馬上追到揚州去。到了揚州。他的哥哥已經死在監牢裏面了。鄭德璋哭死了好幾次。就背了他哥哥的尸首。回去安葬。自己在墳旁邊蓋了一閒茅屋住着。他每次向他哥哥墳前悲哭的時候。半空中的烏鳥兒。都飛起來旋轉着。並停住了不去找食物喫。好像替他悲傷的樣子。

二十二、【扈鐸祈斗】

扈鐸事伯。如事所生。從弟有病。祈代心誠。

【原文】
元扈鐸早孤。育於伯父。及壯。事伯父如所生。伯父年老而無子。鐸為買妾。産一女。妾不慧。熟寐壓女死。伯父卒。妾遺腹生一男。鐸懲前失。嘗自抱哺。同其卧起。弟偶有疾。鐸乃於夜閒稽顙星斗。哀禱曰。鐸父子閒可去一人。勿喪我弟。使伯父無後。明旦、弟愈。

周公兄疾。告三王。願以己身代之。而兄瘳。卜勝榮兄病。禮北辰。乞減己年延之。而兄痊。扈鐸且願以己身代其弟。元代去周已遠。而竟有卜扈二人。效法周公。謂非宋儒學説。深入人心。所涵濡者厚耶。
【白話解釋】

元朝的扈鐸。幼小時候父親就死了。所以扈鐸是在他的伯父那裏養大了的。到了壯年。服事伯父。像父親一樣。他的伯父年紀老了。還沒有兒子。扈鐸就給伯父買了一箇小老婆。果然不久就生了一箇女孩子。可是小老婆生性很笨。在一箇晚上睡熟了的時候。把女孩子壓死了。後來伯父死了。遺腹生了一箇男孩子。扈鐸恐怕他的母親又把他壓死了。所以親自抱着他。哺東西給他喫。同了他一同睡倒。一同起來。有一回、弟弟偶然有了病。扈鐸在夜裏向星斗叩着頭。哀哀地禱告着説。鐸父子二箇裏頭可以死一箇的。不要死了我的弟弟。叫我伯父斷絶了後代。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時候。弟弟的病果然好了。

二十三、【鄭湜爭獄】

鄭湜兄老。願自服辜。與濂爭獄。太祖知誣。

【原文】
明鄭湜、濂之弟也。其家十世不異爨。被人妄訐。謂其家與胡惟庸交通。湜兄弟六人。湜獨詣吏請行。濂先在京。湜至。濂迎謂曰。吾家長。當任罪。湜曰。兄老。吾當服辜。二人爭赴獄。太祖聞之曰。我知鄭門無是。人誣之耳。俱召入。勞而宥之。詔賜酒食。擢湜為福建參議。

李文耕曰。按惟庸之獄。株連者多不免。誣及鄭氏。危矣。乃湜濂弟兄。爭任罪不少避。豈非知有骨肉而不知有禍患哉。世之弟兄。於小利害。遂私意避就。抑獨何也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明朝時候。有箇姓鄭名湜的人。就是鄭濂的弟弟。他們的家裏有十代了。還沒有分過家。有一回、被人家誣害了。説他們家裏。是和叛逆的胡惟庸有來往的。鄭湜一共有六箇兄弟。只有鄭湜獨自到了官廳裏。請求把自己解到京城裏去。這時候、鄭濂本來先住在京裏。鄭湜來了。鄭濂就去迎接他。並且對他説。我是一家之長。那當然是由我去任罪的。鄭湜説。哥哥年紀老了。應當由我去服罪的。兩箇人奪着到監牢裏去。後來他們這樣的情形。給太祖皇帝曉得了。就説。我曉得鄭家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。一定是人家誣告他們的。把他們兄弟兩人都召了來。慰勞了一番。免了罪。送酒食給他們。並且命鄭湜做了福建參議官。
二十四、【黃璽尋兄】

黃璽尋兄。萬里遠行。夢中得句。傘柄畱名。

【原文】
明黃璽兄伯震。商十年不歸。璽求之。行萬里不得。禱南嶽廟。夢神授以纏綿盜賊際。狼狽江漢行二句。一書生曰。此杜甫舂陵行詩也。舂陵卽今道州。盍尋之。從其言。一日入廁。置傘道旁。伯震過之。曰、此吾鄉傘也。視其柄。有餘姚黄璽字。方疑駭。璽出問訊。則兄也。

萬里尋親者。且不多覯。況萬里尋兄乎。夢中所得之詩。幸遇人而示其地。傘柄所鐫之字。因入廁而現於塗。其兄卻於此時經過其地。不先不後。種種適逢其會。巧合機緣。閒不容髮。謂非神明提挈乎。

【白話解釋】

明朝餘姚地方。有箇姓黄名璽的人。他的哥哥叫黄伯震。到外邊去做生意。有十年了。還沒有回到家裏。黄璽就去訪求哥哥。走了有一萬多里的路了。可是仍舊尋不到哥哥。於是黄璽就到南嶽廟裏去禱告。做夢的時候。看見神人給了他兩句詩。説、纏綿盜賊際。狼狽江漢行。他醒來以後。仍然不懂是什麽意思。後來有箇讀書人。對他説。這兩句就是杜甫舂陵行的詩呵。舂陵就是現在的道州地方。你不妨到那邊去尋吧。於是黄璽就依了他的話。到道州地方去尋訪哥哥。有一天。他走進廁所裏去大便。把傘子放在外面。剛巧黄伯震走過來。看見了傘子。就説。這是我們故鄉地方的傘子呵。再去看傘子的柄上。有餘姚黄璽四箇字寫着。他心裏正在疑惑驚駭的時候。黄璽恰巧從廁所裏走出來。看見他這種情形。就問他姓名。原來就是自家的哥哥。
【緒餘】

孔子曰。弟子、入則孝。岀則弟。又曰、教民親愛。莫善於孝。教民禮順。莫善於悌。教以孝。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。教以悌。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。敬其父、則子悦。敬其兄、則弟悦。夫子之教弟子。孝之外卽在於弟。故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。長而無述焉。是悌也者。在家則謂善於事兄。岀外則謂善於事長。舉凡年長於我。分長於我。職長於我者。固無論已。推之德行長於我。學問長於我。皆長也。悌道實包括師傅及長官言之。故有子曰。其為人也孝弟。而好犯上者鮮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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